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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贯与静乐书院
（下）
鲍艺敏

（四）

“狠人”徐贯来了，来到九边之首的辽

东。辽东不设府、州、县，代替以都司、卫、

所，侧重于军事防御，兼理民政。巡抚均

兼右副都御史，官职从二品，是地方最高

行政长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贯为了

熟悉边务，东起宽甸的鸭绿江畔，西至山

海关之无名口，策马行程近千公里，对长

城要塞、军民屯田、关隘关防、虏贼犯境、

敌我虚实等摸一个门清。边地无小事，巡

察问访的弊端都亟待解决，诸如坍毁长城

的修葺、屯田数目的清查、私役兵丁为奴，

等等，或多或少隐隐约约指向一个人——

参将佟昱。

徐贯是一个心理特别强健的人，他的

生命乐章总是那么荡气回肠。他很少去

解释什么，看准了就立马去实施，绝不拖

泥带水，扭捏作态。等你反应过来，他已

经快刀斩乱麻——办妥了。

徐贯首先要拿佟昱开刀，这一招叫

“杀一儆百”，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出

手之前他要找总兵官李杲谈谈，算是投石

问路。这一日，徐贯登门造访将军府，寒

暄过后，直截了当道明来意：“连月来徐某

踏遍边关要塞，查访参将佟昱多有不法

事，不知将军可有风闻？”

李杲显得尴尬，以佟姓系辽东大姓，

在当地根深叶茂为由，想搪塞过去。徐贯

说道：“边境一日不宁，则朝廷一日不安。

若任佟昱恣意妄为，将军如何面对皇上的

谕令？”

是啊。皇帝的敕令历历在目：“今命

尔挂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辽东地

方，固守城池，操练军马，遇有贼寇相机剿

杀，其副总兵、参将各照地方分守，所统官

军悉听节制。”参将违法不就是他这个总

兵官失职吗？李杲想到这里不禁冒出一

头冷汗。他急切问道：“徐大人有何差遣

尽管吩咐，本官愿闻其详。”

徐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如此

这般告知。

且说参将佟昱，是日接到总兵官传

宣，召集部众到辽阳议事。佟昱一丝不

疑，只带了一小队亲兵护从。到了驻地，

佟昱只身一人由将军府卫兵引入。佟昱

大摇大摆入得堂内，但见总兵官李杲和

一个文官模样的人坐于堂上，脸色冷峻，

不怒自威。佟昱看架势，正有些疑惧，见

那文官先开口道：“我乃辽东巡抚徐贯，

今巡察访得参将佟昱种种不法勾当。某

月某日，查得佟昱分守防区，虏寇千余人

入境劫掠，剽掠人畜，射伤我官军九人，

战马六匹。参将佟昱接警，畏缩不前，拥

兵不进。某月某日，又查访佟昱利用威

逼抵换、侵渔兼并等手段私占屯田。某

月某日，查有私役兵丁作为家奴……”徐

贯有理有据，有时间地点，有人证物证，

随后喝道：“佟昱，这些可都属实？你可

知罪？！”

佟昱见他桩桩件件证物齐全，一时间

竟无话可驳。他不愿束手待毙，可眼下之

境，只能徒作困兽斗。他带来的亲随护

从，已被缴械软禁。佟昱自知碰到硬茬

儿，遂低头认罪。

徐贯上任伊始，就把一个官至三品的

参将拿下，一时震动九边。自此，但凡听闻

徐贯出巡，各防区长官敬畏有加，无不尽心

尽责，贪墨心虚者皆于一旁瑟瑟发抖。

（五）

方象瑛在徐贯的传记中说：“四年

（1491年），召工部左侍郎，苏松洊遭水

患，命往治。”不得不说，弘治皇帝看人准、

用人“狠”。他看上的正是徐贯身上那股

子狠劲，他既然能把边境治理得这么好，

何况是水灾呢？苏松地区一次又一次遭

遇水患，这也成了弘治皇帝的心头大患。

苏松历来是大明王朝的粮仓，苏松在版图

上看是个弹丸之地，却承担了全国百分之

十以上的赋税，单苏州一府的税粮就列全

国布政使司第一。故民谚有曰：“苏湖熟，

天下足。”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比寻常。

治苏松水患非“狠人”徐贯莫属，他时

年五十九岁。

徐贯乍从塞外边地来到繁华的苏、松

二府，还真有些不太适应。但他有自己办

事的宗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刚到

署衙他就挥毫题下一匾：“百闻不如一

见”，让人挂上，时刻警醒自己。他是一个

习惯实证考察的人，对于别人的口头汇报

或是道听途说这类浅层逻辑，一般不会轻

易取信。这是他多年官场积累的经验，更

是基于他个人的品格，基于他大局的意

识。

水情犹如军情。弘治四年三月，徐贯

带着北方的风尘，沿江考察灾情。徐贯打

小在新安江畔长大，七八岁就在家乡的后

坞潭中畅泳戏水，对水的脾性并不陌生。

他时而官服官船，与地方官僚、乡绅一同

巡视；时而又布衣粗服搭乘商船、民船，一

路走走停停，与河工老伯问询交流。虽然

都是亲历亲见，但结论却大相径庭。

徐贯沿途所见触目惊心，苏松一带地

势平广，水高一丈，坍塌房屋城垣无数，甚

至有溺亡尸首从船身漂浮而过。徐贯来

之前曾有过预判，但实际灾情还是远远超

出他的预想。他越看心情越沉重。

他一边察看河道水情，一边调查访

问。凡能想到用上的招他皆梳理过去，甚

至连中医诊疗四法“望、闻、问、切”都派上

了用场。治水如治病，人体筋脉堵塞则有

胀痛感，水系不通则筑堙，两者何其相

似。经过连日巡察走访，徐贯基本上把准

了苏松水患之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

路，这场水灾就是“天灾人祸”造成的，看

他如何驾驭。

所谓“天灾”是自然环境。江南地区

东临大海，西抱太湖，东北依靠长江，地

势平衍低洼，流沙淤泥抬高河床，其中又

以“苏松最为低下”，是名副其实的水乡

泽国，加上连日降水，壅堵成灾。“人祸”

就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豪强霸占滩涂，

修坝建圩，垦为良田，却只将十之一二报

官起科。

徐贯想到了一个狠招，他让人张榜公

布，贴出告示：“本官连日巡河，查访私筑

塍围良田，与各家报官起科数目不符，自

今日起，限令三天之内，报官核查，补征三

年税粮，逾期一律按无主田产处置。”布告

一连贴了三日，竟无一家前来认领核实。

人祸解决了，天灾好办。徐贯就像一

位将军一样，指挥着江南历史上最大的河

道整治工程，为此，他还特意设计了拦水

坝和蓄洪水库。历时三年，“役夫二十五

万”，开挖数条运河，打通了苏松水系，不

但解除了苏松河水患，还分流了太湖几条

河流的泄洪压力。杭州百姓为纪念徐贯

修浚苏杭运河，遂将杭州中山北路与凤起

路交叉地段的一座“观桥”改名为“贯桥”，

以此纪念徐贯治水的丰功伟绩。

“狠人”徐贯出色完成了治水任务，在

中国水利史上书写了一段传奇。徐贯对

自己的工作也很满意，在回京途中，他心

情大好，在船上赋诗《五月二十五日治水

还京发姑苏舟中偶成》：

昔我之来，有水茫茫，

今我之去，有苗扬扬

田不改旧，雨不异常，

鱼鳖之区，禾稼之场。

载疏载决，河流汤汤，

水复故道，田复故疆。

天地平成，民庶用康。

看着老百姓享受丰盛安乐的生活，他

有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喜悦感。弘治九

年（1496年），“迁本部尚书”，因他政绩卓

著，出任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十三年

（1500年），他主动要求退休养老，加赠太

子太傅。驰驿归。

（六）

归家的徐贯没有闲着，父亲去世后，

静乐书院延请塾师教导宗族子弟读书其

中，早在他居家丁忧的三年时间，就修订

了族规条例，徐贯想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

制度设定，保障族中的人才不至于因为家

庭贫寒而遭到埋没。其实与孔子倡导的

“有教无类”甚相契合，即不分贫富、贵贱、

智愚、善恶等，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徐贯对于族中子弟读书，有明确的要

求：

族中子孙有立志读书者，祠约考费。

小考支助大钱五千文，大场支助考费大钱

八千文，俱在祠内租息项下支给。入泮者

则祠给贺仪银二十两，有同案入泮者，每

人给足纹银三十两，有秋闱中试者，给银

一百两，春闱中试者，加倍。无论贫富，一

例开给，勉励后人读书，庶无负先人厚望

焉。

在宗谱的调剂规条中曰：

族中无力者，子弟入塾读书，给发书

纸笔墨，七岁入学至十三岁止。果能读

书，所有考费随时给钱，若不能读书，至十

四岁司事使觅生理，给钱置备行李，不准

习学贱业。

看到这些规条，我想作为徐氏一族子

孙是幸运的。除了制定规条者独特的眼

光外，徐氏家族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觑。

所有这些费用一律从租息中开支。昭德

堂在外田产众多，威坪后洲和江村洲的平

地良田，都是昭德堂的产业，甚至远在徽

州府、严州府等地也都有昭德堂的产业，

徐氏宗祠田租可观，十分富有。

昭德堂作为大“众家”，与其他堂号的

小“众家”，都有各自的产业，每年大量的

租银租粮收入，除了维系公共开支之外，

还体现在关怀读书人的方方面面。如族

规中规定：租种“众家”土地的族人，凡家

有读书人，每位读书人可免交一亩地租。

对家境贫寒而学业优异者，宗族公议另有

补助。读书人取得功名者，由宗族出资宴

请宾客庆贺，称“开贺”。清末民初以来，

族中子弟有高小毕业者，就由宗族开贺。

每年清明，蜀阜各祠堂都要开祭，宗族收

入除公益开支的多余部分，在开祭时以分

馒头、猪肉等形式分配族人，叫“清明享

胙”，读书人可得双份。读书开贺者，可得

三份或四五份，而且大小“众家”一律优

先、优待读书人，蜀阜的读书人活得体面

而有尊严。

宗族“众家”优待读书人，民间也以

“扶会”的方式扶持家境贫寒的读书人，即

族人自愿出资，资助读书人。有的是赞助

性的，不图归还。有的是借贷性的，学成

后奉还本金，利息随意。总之，蜀阜的种

种乡规民约，都为读书人一路大开方便之

门。你这时候或许不会好奇，蜀阜一个村

庄有六座书院之多，与历代办学蔚然成

风，是有着深层次逻辑关系的。

徐贯致仕归来，主讲静乐书院，像是

遵循一种文化的契约，又似履行神圣的文

化使命，课“诸子侄讲习”。他不能让书院

荒颓，他最爱听书声琅琅，他承继书院山

长一职，未必教务事必躬亲，坐镇一方唯

求内心踏实。一时间，徽州以及浙西邻县

的生员皆慕名而至。徐贯通过教学传递

出的既是一种文化生态，也是一种文化心

态，与静乐书院，与蜀阜的山水大地、风土

人情隐秘相联，又卓然而立。虽说到了晚

年，但在徐贯身上依然有一种烈烈扬扬的

生命意志，人格强健，干爽利落，他自己不

圆通，但是反观结局，所经世事，件件桩桩

皆称圆通。他有一首《闲居有感》诗，可谓

是对自我的真实写照：

世事滔滔我独迂，

谩将诗酒散烦纡。

狂澜谁是中流柱，

莫负乾坤八尺躯。

他说自己很固执，不懂得圆通，碰到

愁闷郁结的烦心事，只知道用诗和酒来遣

散。但你问问狂澜之中的中流砥柱，舍我

八尺男儿身躯还能有谁？语气中充满了

自信和自豪。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一月十八

日，徐贯卒，享年70岁，朝廷追赠太子太

傅，谥“康懿”。

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十日，

朝廷遣吏部尚书、太子太师马文升，礼部

尚书张升，户部尚书吕钟，兵部尚书刘大

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以及各

部左、右侍郎等官员，公祭故太子太傅光

禄大夫工部尚书徐贯。

同朝为官的内阁宰辅、大学士李东阳

有诗盛赞徐贯：

老我东吴治水来，

逢人开口羡奇才。

腾腾剑气冲牛斗，

凛凛霜威肃宪台。

文思骏奔三峡水，

声名轰赫九霄雷。

应知不待吹嘘力，

自有殊恩出圣裁!

尽管徐贯走了，蜀阜村尊师重教的良

好风气却不会因此而丧失，静乐书院不会

关门歇业。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蜀阜以教

书为职业的人特别多，文化人甘愿选择当

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也特受村民尊重。这

是有牢固的社会根基作支撑的。

（七）

《徐康懿公余力稿》的刊行，是由舒城

县知县男颐编刊，归州州判男健重编刊。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书十二卷本。淳

安图书馆藏有五卷本，标明是稿由徐贯长

子徐颐在象州知州任上以及次子徐健在

两淮运判任上完成的。卷一为四、五言古

诗；卷二为七言古诗；卷三为七言绝句；卷

四为七言律诗；卷五为书简、题跋、散文一

类。全书抒怀沉郁苍凉，文笔质朴劲健。

徐贯为官清廉，朝庭俸禄不高，据嘉

靖《淳安县志》记载，他告老还乡，“有司月

给米三石”。家人以耕读传家，徐贯有诗

曰：“野有田园架有书，归来何必叹穷途。”

高官如徐贯，只要有田地耕作、有书籍阅

读足矣。

纵观《徐康懿公余力稿》，诗文犹在

耳，穿越五百余年时空，款款经受后人挑

剔的目光，品读无不受之感动，他视虚名

为敝屣，履危途如平地，贤者乐而近之，不

合者敬而畏之，诚信于上、显名于下。这

分明就是一个坦荡君子的形象嘛。

牌坊也好，官厅也罢，对应的终归是

人。读书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境界，不就

是做一个君子吗？有如此榜样的力量，蜀

阜的读书人还会迷茫于方向吗？


